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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揭示植物群落对土壤动物和微生物多样性的上行调控效应有助于理解不同营养级生物多样性的维持机制。 以往的研究

主要集中在植物物种多样性对土壤动物和微生物多样性的影响，而关于植被功能组成自下而上的影响研究较少。 以上海大金

山岛 １３ 个植物群落为对象，在分析落叶木本植物占比与树木和草本物种多样性，以及土壤动物和细菌多样性的关系基础上，利
用结构方程模型区分了落叶木本植物占比对土壤动物和细菌多样性的直接与间接影响效应。 结果显示：落叶木本植物占比不

仅分别对草本物种多样性和土壤动物多样性分别产生直接正效应和负效应（Ｐ＜０．０１； Ｐ＜０．０５），也会通过草本物种的级联效应

间接的降低地下土壤细菌多样性（Ｐ＜０．１０）。 然而，木本植物多样性仅与草本物种多样性显著正关联（Ｐ＜０．１０），与土壤动物和

细菌多样性无显著关联（Ｐ＞０．１０）。 该研究结果表明，相较于木本植物多样性，落叶植物占比在中亚热带北缘森林生态系统不

同营养级生物多样性维持格局中扮演着更为重要的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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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物多样性是生态系统功能形成的基础［１］。 在森林生态系统中，生态系统功能是由不同营养级生物多

样性共同维持的［２—３］。 植物多样性决定了生态系统生产力大小和物质返还量［４］，土壤动物和微生物多样性驱

动了凋落物分解和养分循环过程［５］。 在此过程中，由于上行效应和下行效应，不同营养级或同一营养级内生

物间也会相互影响［６—７］。 例如，树木多样性既会通过改变群落结构组成、林下光线与水分资源分配而改变草

本多样性［８—９］，也会通过改变输入的叶片与枯木凋落物的数量与质量而改变土壤动物和微生物多样性［１０—１３］；
同样，由于负反馈作用，土壤动物和微生物多样性也会通过调节养分周转和土壤肥力，反过来影响草本和树木

多样性［１４—１５］。 因此，植物多样性与土壤动物和微生物多样性之间存在着密切的生态关联［１６—１７］。 但是，我们

对于不同营养级生物多样性相互关系及其驱动机制的理解仍处在探索阶段［１８］。
过去二十多年中，生态学家探索了不同生态系统中草本或木本植物多样性对土壤动物及微生物多样性的

影响［１９—２２］。 研究发现，在温带草原中，由于食物资源的互补效应，随着植物多样性的增加，蚯蚓和线虫等土壤

动物多样性显著增加［５］；在干旱荒漠生态系统中，木本植物丰度促进了真菌等微生物多样性［２０］。 总体而言，
虽然这些研究极大的提升了我们关于不同营养级生物多样性间相互作用的理解，但却往往从单一营养级的简

单因果关联的角度出发，忽略了多营养级之间的相互反馈［６—７， ２３］。 同时，根据生物级联效应 （ ｃａｓｃａｄｉｎｇ
ｅｆｆｅｃｔ），上一营养级对下一营养级生物的作用过程可能同时包括了直接影响与间接调控［２４］。 然而，目前关于

生物级联效应对多营养级多样性关系的影响仍没有明确的研究结论。
植物多样性对土壤动物和微生物多样性的影响主要取决于其返回土壤的凋落物基质的数量、质量与多样

性［１２］，也就是说，植物多样性的功能属性组成是调控土壤动物和微生物多样性的主要因素之一［２５—２７］。 研究

表明，在热带和亚热带森林中，常绿与落叶树种的占比既会通过改变林下光斑大小，从而影响草本多样

性［２８—２９］，也会通过改变凋落物基质组成多样性，从而影响土壤动物和微生物多样性［１０， ３０—３１］。 同时，部分研究

表明，树木物种多样性对土壤动物与微生物的影响较弱［３２］。 基于此，本文预测，相对于树木物种多样性而言，
亚热带森林中落叶树木的占比（也就是功能组成）在调控林下草本、土壤动物与微生物多样性方面扮演更为

重要的角色。 由于不同营养级生物间既存在上行效应，也存在下行效应［６］，加之级联效应所产生的直接与间

接调控［２４］，本文提出科学预测 １： 森林群落树木的功能组成（即落叶树木占比）既可以直接影响土壤动物和微

生物多样性，也可以通过草本多样性的正向级联效应而间接调控土壤动物和微生物多样性。
另外，作为腐食食物链的主要构成，土壤动物和微生物群落间也存在着紧密的竞争、互惠合作与捕食关

系［３３—３４］。 先前基于亚热带森林的研究表明，土壤无脊椎动物可通过啃食树木木质残体而为微生物提供食物

来源［１１］。 因此，本文进一步预测（科学预测 ２）：群落中落叶木本植物占比的增加会加剧土壤动物与微生物之

间的负向关系。 具体而言，由于存在食物资源竞争关系，因此，随土壤动物多样性增加，微生物多样性下降。
上海大金山岛自 １９９３ 年建立保护区起，封山育林 ３０ 余年，探究植被功能组成和物种多样性对土壤动物

及细菌多样性的调控作用，以及土壤动物和细菌多样性对植被物种多样性的反馈影响，对于揭示森林多营养

级生物多样性的保育具有重要意义。 综上，为检验所提出的科学预测，本研究以上海大金山岛包含不同落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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木本植物占比的 １３ 个植物群落为对象，在分析植物群落树木物种多样性、草本物种多样性、土壤动物和细菌

多样性关系的基础上，探索土壤养分梯度上，群落中落叶树木占比对草本、土壤动物和细菌多样性的影响效

应，从而为保护大金山岛的生物多样性提供理论支撑。

１　 方法

１．１　 研究区概况和样地选择

大金山岛（３０°４１′４２″ Ｎ， １２１°２４′２５″ Ｅ）地处上海金山区附近的杭州湾， 位于中亚热带北缘， 是金山三岛

海洋生态自然保护区的核心区。 大金山岛总面积为 ０．２２９ ｋｍ２， 主峰高 １０３．４ ｍ， 其年平均气温 １５．８ ℃， 土壤

为褐色山地黄壤， 降水充沛， 属海洋性气候。 大金山岛植被从外貌水平可划分为草甸、灌草丛、落叶阔叶林、
落叶常绿阔叶混交林和常绿阔叶林 ５ 个类型，群落物种组成中落叶植物按一定比例下降［３５］。

２０１６ 年 ７ 月，选择灌草丛、落叶阔叶林、落叶常绿阔叶混交林和常绿阔叶林植被类型，根据分布面积大

小，选择其中的典型植物群落建立了 １３ 个长期固定观测样地，落叶阔叶灌丛包括 ３ 个日本野桐（Ｍａｌｌｏｔｕｓ
ｔｅｎｕｉｆｏｌｉｕｓ）群落样地和 １ 个小叶女贞（Ｌｉｇｕｓｔｒｕｍ ｑｕｉｈｏｕｉ）群落样地，落叶阔叶林包括麻栎（Ｑｕｅｒｃｕｓ ａｃｕｔｉｓｓｉｍａ）
群落、朴树（Ｃｅｌｔｉｓ ｓｉｎｅｎｓｉｓ）和丝棉木（Ｅｕｏｎｙｍｕｓ ｍａａｃｋｉｉ）群落样地各 １ 个，常绿落叶阔叶混交林群落包括椿叶

花椒（Ｚａｎｔｈｏｘｙｌｕｍ ａｉｌａｎｔｈｏｉｄｅｓ）－柃木（Ｅｕｒｙａ ｊａｐｏｎｉｃａ）群落样地 １ 个，常绿阔叶林包括普陀樟 （Ｃｉｎｎａｍｏｍｕｍ
ｊａｐｏｎｉｃｕｍ）群落和红楠（Ｍａｃｈｉｌｕｓ ｔｈｕｎｂｅｒｇｉｉ）群落样地各 １ 个，青冈（Ｃｙｃｌｏｂａｌａｎｏｐｓｉｓ ｇｌａｕｃａ）群落样地 ３ 个。 其

中，由于小叶女贞群落分布范围小，样地面积为 １００ ｍ２，其余群落类型的样地面积均为 ４００ ｍ２。 另外，由于日

本野桐群落和青冈群落分布面积较广，根据坡位和地形变化，每个类型各建立了 ３ 个同样面积的长期监测

样地。
样地建成后，根据统计样方法对每个样地进行群落学特征调查，对于胸径大于 １ ｃｍ，且株高大于 ０．５ ｍ 的

所有木本植物，逐木确定物种名称，测量胸径、树高与冠幅。 对于草本层，按照典型样地调查法，确定物种组

成，记录各物种的个体数、平均盖度与株高。 各样地的群落学特征见表 １。
１．２　 土壤理化因子测定及土壤无脊椎动物群落调查

在完成植物群落特征调查后，在每个样地中，随机设置 ８—１０ 个采样点，利用土钻提取 ０—２０ ｃｍ 土样，带
回实验室自然风干后进行土壤理化性质分析。 样品风干后，去除石粒和根系等植物残体，用研钵磨碎，过 ６０
目网筛，用以测定土壤速效养分。 土壤速效钾含量采用乙酸铵浸提－火焰光度法测定，土壤速效磷和速效氮

含量分别采用氟化铵－盐酸浸提法和联合浸提－比色法进行测定［３６］。
本文在 ２０１７ 年春季（３ 月）、夏季（６ 月）、秋季（９ 月）和冬季（１２ 月），分四个季节调查土壤动物群落。 采

样时，在每个固定样地中，按照梅花桩法设置了 ５ 个采样点，利用直径为 ５ ｃｍ 的不锈钢环刀，对表层土壤（０—
１０ ｃｍ）取样，然后将土柱放至自封袋，在 ４ ℃条件下运回实验室处理。 在实验室，利用 Ｔｕｌｌｇｒｅｎ 漏斗法（２５ ｗ，
７２ ｈ）分离中小型土壤动物［３７］。 分离出的土壤动物保存在 ７５％的酒精中，利用体式显微镜（Ｌｅｉｃａ， ＤＶＭ６ｃ，
Ｇｅｒｍａｎｙ）鉴定和计数。 根据尹文英等，所有土壤动物鉴定至目水平［３８—３９］。
１．３　 土壤细菌群落调查

在 ２０１７ 年夏季（６ 月）土壤动物取样的同时，也按照梅花桩 ５ 点取样法，采集土壤细菌调查土样。 取样

时，去除土壤表面叶片与枯枝凋落物，利用土钻收集表层 ０—１０ ｃｍ 土样，利用 ４℃保温盒快速运回实验室。
在实验室，每个样地的 ５ 份土样混合，过 ２ ｍｍ 筛，再选取 ３ 份，采用 ＭｏＢｉｏ ｐｏｗｅｒＳｏｉｌ ＤＮＡ 提取试剂盒（ＭｏＢｉｏ
Ｌａｂｏｒａｔｏｒｉｅｓ， Ｃａｒｌｓｂａｄ， ＣＡ， ＵＳＡ）提取土壤微生物 ＤＮＡ，并以 １６Ｓ 核糖体 ｒＲＮＡ 基因 Ｖ４ 区为目标区域，采用

引物 ５１５Ｆ（５′－ＧＴＧＣＣＡＧＣＭＧＣＣＧ ＣＧＧＴＡＡ⁃３′）和 ８０６Ｒ （５′－ＧＧＡＣＴＡＣＨＶＧＧＧＴＷＴＣＴＡ ＡＴ⁃３′） 进行 ＰＣＲ 扩

增。 ＰＣＲ 反应程序为在 ９４ ℃温度条件下扩增 ３５ 个循环，其中包括在 ９４ ℃温度条件下变性 １０ ｓ 以及在 ５２ ℃
温度条件下复性 ３０ ｓ，最后在 ７２ ℃温度条件下延伸 ４５ ｓ，共计 ５ ｍｉｎｓ。 最后保持 ７２ ℃温度条件不变，将产物

延伸 １０ ｍｉｎｓ。 将得到的 ＰＣＲ 产物纯化并在 ｌｌｕｍｉｎａ Ｎｏｖａ ６０００ 平台上进行扩增子测序。 使用 Ｕｓｅａｒｃｈ ｖ１０ 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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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将原始数据进行拼接和质控，使用代码“－ｆａｓｔｑ＿ｍｅｒｇｅｐａｉｒｓ”合并双端序列，使用 ｃｕｔａｄａｐｔ 软件去掉序列中的

引物，将长度小于 ３００ ｂｐ 的序列和低质量序列舍弃，最后去除重复序列，得到有效拼接片段。 随后使用

ＵＰＡＲＳＥ 算法对超过 ９７％相似度阈值的 ＯＴＵ （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ａｌ Ｔａｘｏｎｏｍｉｃ Ｕｎｉｔｓ）进行分类学分析，其中，通过检测

并删除嵌合体，形成了最初的 ＯＴＵ 表并比对 ＳＩＬＶＡ １３２ 数据库，采用 ＲＤＰ 分类器（置信阈值为 ０．８）对每个

ＯＴＵ 进行物种注释。 为保持测序深度的一致，对样品的序列总数进行抽平处理，抽平后每个样品的细菌序列

总数为 ３０６１０ 条。 最后，得到了 ＯＴＵ 水平上的细菌群落组成与结构信息。
１．４　 群落落叶成分比例和生物多样性指数计算

本研究选取落叶树木个体数占群落总个体数的占比（ＤＰ），用以反映群落中树木功能成分比例对不同营

养级生物多样性的影响，计算依据公式 １：

ＤＰ ＝
Ｎｄ ／ ｅ

Ｎ
（１）

式中，Ｎｄ ／ ｅ为每个样方中落叶树种 ／常绿树种个体数，Ｎ 为每个样方中树木总个体数。
如公式 ２ 所示，本研究采用香浓维纳指数（Ｓｈａｎｎｏｎ－Ｗｉｅｎｅｒ， Ｈ′）反映树木和草本多样性、土壤动物多样

性及细菌多样性。

Ｈ′ ＝ － ∑
ｎ

ｉ ＝ １
Ｐ ｉ ｌｎ × Ｐ ｉ （２）

式中，Ｐ ｉ ＝Ｎｉ ／ Ｎ，Ｎｉ为第 ｉ 物种的相对多度，Ｎ 是所有物种的总个体数。
１．５　 统计分析

首先，利用 Ｐｅａｒｓｏｎ 相关分析检验了土壤养分含量、树木物种多样性、落叶树木占比、草本物种多样性、土
壤动物多样性与细菌多样性之间是否具有关联性。 其中，前人研究表明［１６，４０］，土壤速效养分常常集中分布在

土壤表层（０—２０ ｃｍ），且在相邻年际间差异较小，因此为了捕捉到群落整体的土壤速效养分情况对多营养级

多样性的调控作用，本文将土壤速效养分、落叶木本植物占比、土壤动物多样性、微生物多样性放在一起探索

其关联［１６—１７］。 随后，为了探究林分不同生物类群多样性之间的相互作用，利用结构方程模型（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ａｌ
Ｅｑｕａｔｉｏｎ Ｍｏｄｅｌｉｎｇ， ＳＥＭ）探究群落落叶树种比例如何通过改变草本层物种多样性而间接影响土壤动物多样

性及细菌多样性。 前人研究表明，虽然森林生态系统中上行效应与下行效应并存，但往往以上行效应为

主［７］。 因此，本文 ＳＥＭ 中以木本植物与草本植物等低营养级物种多样性作为效应变量，以土壤动物与细菌等

高营养级类群作为响应变量。 同时，由于同一营养级间的相互作用，且占据空间资源的优势类群作用更大，
ＳＥＭ 包括了木本植物多样性对草本物种多样性的直接影响路径，以及土壤动物多样性对细菌多样性的直接

影响路径［７］。 考虑到不同营养级间的级联作用，ＳＥＭ 纳入了木本植物通过草本物种多样性对土壤动物与细

菌的间接路径［２４］。 另外，土壤养分是影响各营养级生物多样性的主要因素之一，本文分析发现，落叶树种占

比与土壤速效磷显著相关，而与速效氮和速效钾无显著关系（详见结果 ２），因此，ＳＥＭ 结构中，土壤速效磷也

被纳入作为影响各营养级生物多样性的效应变量。 最后，由于土壤动物的季节变化较大，为更具代表性，本研

究 ＳＥＭ 选择年均土壤动物多样性（Ｈ′）。
模型分析过程中，依据 Ｐｅａｒｓｏｎ 相关分析结果作为模型变量筛选准则，选择与不同类群物种多样性相关

关系显著（Ｐ＜０．１０）且相关系数值较大的变量进入 ＳＥＭｓ。 本文利用信息标准指数（ＡＩＣ），卡方拟合优度检验

（Ｐ），拟合优度指数（ＧＦＩ）和近似误差的均方根（ＳＲＭＲ）等作为 ＳＥＭｓ 拟合优度的评估指标［４１］。 当 ＡＩＣ 值较

小，Ｐ ＞ ０．０５，ＧＦＩ ＞ ０．９０，ＳＲＭＲ＜０．０８ 时表明方程拟合结果较好且可信度较高。 在对所有变量进行分析前，对
数据进行了对数转换（ ｌｎ）。 所有的数据分析均在 Ｒ４．１．２ 中进行。

２　 结果

２．１　 植物群落功能组成特征和土壤养分含量

如表 １ 所示，１３ 个群落的落叶木本植物占比变化范围较大（７％—９９％），其中日本野桐群落 １，３ 占比最

４６５６ 　 生　 态　 学　 报　 　 　 ４３ 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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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小叶女贞群落、丝棉木群落和朴树群落次之，红楠群落最低。 凋落物层厚度变化范围在 ０．０２—０．１２ ｍ 之

间。 土壤速效氮和速效磷含量在普陀樟群落最高，红楠群落次之，日本野桐群落 １ 最低。 土壤速效钾含量在

朴树群落最高，小叶女贞群落和麻栎群落次之，日本野桐群落 １ 最低。
２．２　 落叶木本植物占比、草本物种多样性、土壤动物多样性与细菌多样性间的关系

由表 ２ 可见，土壤速效磷含量与落叶木本植物占比显著正相关（Ｐ＜０．０５），土壤速效氮和速效钾含量与落

叶木本植物占比无显著相关性（Ｐ＞０．１０）。 土壤速效养分也与各生物类群多样性无显著关联性（Ｐ＞０．１０）。
落叶木本植物占比与草本物种多样性显著正相关（Ｐ＜０．０１），与土壤类群多样性（夏、秋、冬季和年均）显

著负相关（Ｐ＜０．０５），但与春季土壤动物类群多样性和细菌多样性无显著相关性（Ｐ＞０．１０）。 木本植物多样性

仅与草本物种多样性显著正相关（Ｐ＜０．１０），而与土壤动物和细菌多样性无显著相关性（Ｐ＞０．１０）。 草本物种

多样性也与土壤动物和细菌多样性无显著相关关系（Ｐ＞０．１０），土壤动物多样性与细菌多样性间无显著关系

（Ｐ＞０．１０）。
２．３　 群落落叶木本植物占比对土壤动物和细菌多样性的直接和间接影响

ＳＥＭ 方程模型拟合效果较好（ＡＩＣ ＝ －８．４３８； Ｐ ＝ ０．８４５； ＧＦＩ ＝ ０．９８８； ＳＲＭＲ＝ ０．０２２），分别解释了群落落

叶树木占比、草本层多样性、土壤动物多样性与细菌多样性变异的 ３３％，６６％，３２％和 ３４％（图 １）。 如图 １ 和

表 ３ 所示，土壤速效磷含量的增加显著抑制群落落叶树木占比（Ｐ＜０．０５），而对草本层、土壤动物与细菌多样

性无显著影响（Ｐ＞０．１０）。 落叶木本植物占比的增加显著促进草本层多样性，显著抑制土壤动物多样性（Ｐ＜
０．０５）；虽然落叶木本植物占比对土壤细菌多样性无直接影响，但间接通过增加草本层多样性而显著抑制细菌

多样性（ ｒ＝ －０．４７， Ｐ＜０．０５）。 此外，草本多样性与土壤动物多样性均会直接抑制细菌多样性（Ｐ＜０．１０）。 需要

指出的是，本研究也拟合了草本物种多样性与土壤动物多样性间的作用路径，但模型被拒绝，间接说明草本物

种多样性对土壤动物多样性的直接影响远远小于落叶木本植物占比的影响。

图 １　 群落土壤速效磷和落叶木本植物占比对草本、土壤动物与细菌多样性的直接与间接影响

Ｆｉｇ．１　 Ｄｉｒｅｃｔ ａｎｄ ｉｎｄｉｒｅｃｔ ｅｆｆｅｃｔｓ ｏｆ ｓｏｉｌ ａｖａｉｌａｂｌｅ ｐｈｏｓｐｈｏｒｕｓ ｃｏｎｔｅｎｔ ａｎｄ ｐｒｏｐｏｒｔｉｏｎ ｏｆ ｄｅｃｉｄｕｏｕｓ ｗｏｏｄｙ ｐｌａｎｔｓ ｏｎ ｈｅｒｂａｃｅｏｕｓ ｓｐｅｃｉｅｓ

ｄ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ｓｏｉｌ ａｎｉｍａｌ ｄ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ａｎｄ ｓｏｉｌ ｂａｃｔｅｒｉａｌ ｄ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ＡＩＣ：信息标准指数；Ｐ：卡方拟合优度检验；ＧＦＩ：拟合优度指数；ＳＲＭＲ：近似误差的均方根

３　 讨论

本研究发现，大金山岛植被中，落叶木本植物占比不仅对草本层物种多样性和土壤动物多样性分别产生

直接的正和负效应，也会通过增加草本植物多样性而间接降低土壤细菌多样性。 该结果支持本研究的科学假

说，即：相对于树木物种多样性而言，亚热带森林的落叶树木占比（也就是群落落叶种功能组成）在调控林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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草本、土壤动物与细菌多样性方面扮演着更为重要的角色。 事实上，大金山岛位于中亚热带北缘，地带性植被

类型为常绿落叶阔叶混交林和落叶阔叶林，与低纬度的典型常绿阔叶林不同，落叶物种是大金山岛植被组成

的主体成分，是群落结构和生态过程的主要塑造者［４２］。 本文从多营养级角度证实了落叶木本植物占比对森

林不同营养级多样性关系的调控作用，落叶树种占比是亚热带东部海岛生态系统不同营养级生物多样性维持

的主要驱动因素［４３］。

表 ３　 土壤速效磷、群落落叶树木占比对草本、土壤动物与细菌多样性的影响路径和效应值

Ｔａｂｌｅ ３　 Ｅｆｆｅｃｔ ｐａｔｈｗａｙ ａｎｄ ｖａｌｕｅｓ ｏｆ ｐｒｏｐｏｒｔｉｏｎ ｏｆ ｄｅｃｉｄｕｏｕｓ ｗｏｏｄｙ ｐｌａｎｔｓ ｏｎ ｈｅｒｂａｃｅｏｕｓ， ｓｏｉｌ ａｎｉｍａｌ ａｎｄ ｂａｃｔｅｒｉａｌ ｄ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效应变量
Ｅｆｆｅｃｔ ｖａｒｉａｂｌｅｓ

响应变量
Ｒｅｓｐｏｎｓｅ ｖａｒｉａｂｌｅｓ

作用途径
Ｐａｔｈｗａｙ

效应值
Ｅｆｆｅｃｔ ｖａｌｕｅ Ｐ

土壤速效磷 落叶木本植物占比 直接影响 －０．５７ ０．０１

Ｓｏｉｌ ａｖａｉｌａｂｌｅ ｐｈｏｓｐｈｏｒｕｓ 草本多样性 直接影响 ０．０２ ０．９４

土壤动物多样性 直接影响 －０．０６ ０．８２

土壤细菌多样性 直接影响 －０．０７ ０．７９

草本多样性 通过落叶木本植物占比间接影响 －０．４７ ０．０３

土壤动物多样性 通过落叶木本植物占比间接影响 ０．３４ ０．１０

土壤细菌多样性
通过落叶木本植物占比和草本层多样性间
接影响

－０．２３ ０．１７

土壤细菌多样性
通过落叶木本植物占比和土壤动物间接
影响

－０．２１ ０．１８

落叶木本植物占比 草本多样性 直接影响 ０．８２ ０．００

Ｐｒｏｐｏｒｔｉｏｎ ｏｆ ｄｅｃｉｄｕｏｕｓ 土壤动物多样性 直接影响 －０．６０ ０．０３

ｗｏｏｄｙ ｐｌａｎｔｓ 土壤细菌多样性 通过草本层间接影响 －０．４１ ０．０９

土壤细菌多样性 通过土壤动物间接影响 ０．３６ ０．１１

草本多样性
Ｈｅｒｂ ｄ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土壤细菌多样性 直接影响 －０．５０ ０．０７

土壤动物多样性
Ｓｏｉｌ ａｎｉｍａｌ ｄ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土壤细菌多样性 直接影响 －０．６１ ０．０２

落叶木本植物占比与土壤动物多样性间的负向关系、草本物种多样性与土壤细菌多样性的负向关系以及

土壤动物和细菌多样性间的负向关系均反应了低营养级生物对高营养级生物密切的上行调控作用［７］。 落叶

木本植物占比对土壤动物多样性的负效应可能是源于选择效应（ｓｅｌｅｃｔｉｏｎ ｅｆｆｅｃｔ） ［５， ４４—４５］，即：虽然落叶植物的

群落优势效应可返还大量基质质量高的凋落物到地表，但降低了凋落物基质多样性，这样的格局有利于喜食

高质量凋落物的专性类群的生长与繁殖，而不利于维持食性更为多样的土壤动物类群［４６］。 结合本研究中木

本植物多样性与土壤动物多样性间无显著关联的结果，可以得出落叶木本植物占比所主导的选择效应决定了

土壤动物多样性的分布格局。
本研究发现，落叶木本植物占比并不直接影响土壤细菌多样性，而是间接通过增加草本多样性而抑制土

壤细菌多样性。 一方面，该结果说明，落叶木本植物占比对土壤细菌多样性的上行调控更多来自于其促进草

本植物多样性之后的生物级联效应［７］，即：间接效应，另一方面说明，草本植物多样性是塑造大金山岛土壤细

菌多样性的主要驱动力。 本研究中，落叶木本植物占比与草本物种多样性存在积极的关联格局，其主要原因

是，随着落叶木本植物占比的增多，尤其在非生长旺季，群落内的透光性增强，这样可促进阳性草本植物的适

合度，从而增加草本植物物种多样性［２８—２９］。 本文在调查中发现，相较于青冈群落样地 １，２，３，落叶木本植物

占比较高的野桐群落 １，３ 及小叶女贞群落的阳性植物居多，例如络石、酢浆草与求米草等。 同时本文也发现，
木本植物物种多样性的增加会显著促进与草本植物物种多样性，这也从另一个侧面说明，木本植物物种多样

性的增加会增加林下光资源的异质性，从而有利于维持光适应策略更为多样的草本植物［８， ４７］。 那么，随着草

本物种多样性的增加，土壤养分资源消耗过快，加剧了不同细菌种类之间的养分竞争［４８］，使得细菌多样性下

降，因此草本物种多样性与土壤细菌多样性间表现出了负向关系。

７６５６　 １６ 期 　 　 　 杨柏钰　 等：上海大金山岛植被功能组成对草本植物、土壤动物和细菌多样性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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落叶木本植物比例增加所导致的林下草本植物繁荣不仅加剧了不同土壤细菌间的养分资源竞争，也可能

会加剧土壤动物与细菌的养分竞争［１１， ３４］。 本研究发现，土壤动物与细菌多样性间存在显著的负相关关系，这
一格局说明，土壤动物与细菌间不仅仅存在互利作用，即正相关关系，也存在资源竞争格局［７， １１］。 但在这里

需要指出，土壤动物对细菌多样性的抑制作用也可能与土壤动物与细菌的食性有关。 由于本文土壤动物的鉴

定水平仅为目水平，无法深入探讨不同食性的土壤动物与细菌之间的资源竞争格局。 综上，落叶木本植物占

比的增加不仅会显著改变群落内部的光线供给性，从而影响草本物种多样性格局［２８］，更会通过改变凋落物基

质多样性而调控土壤养分周转和供给等功能，从而改变土壤动物和细菌多样性格局［１０， ３０—３１］。

４　 结论

本研究表明，落叶木本植物占比是大金山岛植被系统不同营养级生物多样性的主要塑造者，其通过选择

效应显著抑制土壤动物多样性，但会通过增加林下透光性而提升草本多样性，并通过促进草本多样性而间接

减少土壤细菌多样性。 该研究结果有助于深入理解中亚热带北缘森林生态系统多营养级生物多样性的维持

机制。 需要指出，考虑到本研究土壤动物的鉴定水平，加之本研究结构方程模型分析显示，土壤速效养分含量

并未对土壤动物和细菌多样性产生直接和间接影响，而只影响落叶木本植物占比，因此，未来有关土壤动物和

细菌多样性负向关系的维持机制需要使用分类水平更高的多营养级生物多样性数据来进行更深入的探索。
最后，本研究仅从数量关系角度揭示了各营养级生物多样性间（ａｌｐｈａ 多样性）的关联性，未来应考虑利用控

制实验等手段确认落叶木本植物占比在森林生物多样性（ａｌｐｈａ， ｂｅｔａ 多样性）维持中的生态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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